
虽是春意料峭、时有阴雨，但温暖的春风和萌动的生机是挡不住的，
一如冰河开裂、冻土融化，东湖边嫩绿的柳丝轻柔飘荡。鸟儿大清早啾
啾鸣叫，有的清脆明快，有的婉转悠长。“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只有在凌
晨四五点就醒来的时候，你才发现没有静悄悄的黎明更没有寂静的春
天，那些不知其名的鸟儿正在窗外用清亮欢快的歌声迎接春天的早晨，
比睡眼蒙眬的人更早更热闹地开启一天的生活。

然而，听声辨音，并不是所有的鸟鸣声都像电视的背景声音一样不
进脑子的，她能从百鸟争鸣中听出“咕咕咕”的声音，两声长三声短，三声
是呼唤两声是求爱，短促连贯，不讲平仄也不抑扬顿挫，就像个简单直接
的天真孩童，她却对此特别敏感而亲切，因为跟珠颈斑鸠的一段奇妙缘
分。

那段时间，“咕咕咕”的声音每天早上六点闹钟般在窗外响起，而且
愈来愈近，不仅扰人清梦，仿佛就要破窗而入。后来她在书房的窗台外
发现了几根堆在一起的树枝，才明白“咕咕”们是在商量选址筑窝。她打
开窗户，放了点小米和豆子，又把散乱的枯枝稍微整理了下，结果鸟儿们
毫不领情，不仅粮食一点未动，连半拉子工程也放弃了，其警惕性可见一
斑。又过了几天，在厨房的窗台上，在推开的窗户与关闭的纱窗之间形
成的三角地带，她又欣喜地看到了熟悉的一丛。这次汲取教训，绝不去
开关窗户，保持原状就好，冷风飕飕不顾，进厨房也小心翼翼地，那鸟儿
就卧在窝里，为了避免在窗户下的水盆洗菜时惊扰到它，干脆连饭也不
做了，直接叫外卖。

后来她根据其形貌和叫声到网上去查才知道，原来这就是珠颈斑
鸠，通体灰褐色，脖子上一圈黑底白点的羽毛尤其醒目，就像戴着珍珠项
链。在传统文化中斑鸠象征着爱与吉祥，因为它们性情温和，感知力强，
一生只有一个伴侣。古诗中多有赞美，如梅尧臣《咏鸠》：“颈上玉花碎，
臆前檀粉轻”，曹植《白鸠讴》：“斑斑者鸠，爰素其质。昔翔殷邦，今为魏
出。朱目丹趾，灵姿诡类。载飞载鸣，彰我皇懿。”

好了，经过主客双方各自的试探了解、小心磨合，现在进入和平共处时
间。她明白之前闹钟般的“咕咕”声是珠颈斑鸠在呼朋引伴、考察新居，目
的是安营扎寨后生产下一代——后来她果真在窝里看到了两枚洁白的鸟
蛋，比鹌鹑蛋要大，也才知道终日卧在窝里、显得体型更加肥大的斑鸠并不
是同一只，而是斑鸠夫妇在轮流孵蛋。而且你要孵蛋、我要做饭，双方都变
得胆大和亲近。她由蹑手蹑脚、轻拿轻放，到旁若无人地站在水槽前淘米
洗菜；而横卧一隅的斑鸠面对主人的大小动静由紧张地转动眼珠，甚至奓开
翅膀准备起身——当她去转动窗户把手想打开纱窗的时候，到后来“任你锅
碗瓢盆、我自岿然不动”的淡定。跟其他鸟类相比，斑鸠本身胆大而对人类充
满好奇，选择把窝筑到现代社会的钢筋水泥之上，既是一种顺势而为，也是出
于生存繁殖的安全考虑（怕在孵蛋期间被红隼等天敌猎杀）。那么，叫它们什
么名字好呢，她征询娃的意见，还是决定就叫“咕咕咕”，直接、形象，重复的三
个音节，又多像迎接新生命的美好心情，期盼一家子的齐齐整整。她知道，
她这是把窗台上的不速之客当作家庭的新成员了。

崽崽死后，她没打算再养小动物。越到中年越感性，受不得一点生
离死别，何况那还是一个你倾注了精力与情感，并享受到反馈与快乐的
生命。崽崽是一只可爱的长毛金丝熊，小只、笼养，好招呼，寿命只有两
三年，看似不怎么消耗人，但是当离别的时刻突然降临，同样让人破防。
她记得那是春分节气的前一天，阳光和煦，鸟鸣啾啾，出门上班前她照例
瞅了瞅崽崽的笼子，平时昼伏夜出的它竟然从睡觉的窝里出来了——那
是她用娃吃的奥利奥饼干的蓝色包装盒做的，而且不是像平常一样从窝
门跳出来，而是颤巍巍地走出来，微闭着眼睛。她一下子震惊于它衰弱
的模样，想着是因为衰老还是生病，看到它在食盆前停驻了一会儿，又走
到厕所尿砂盆跟前，竟然是有些缓慢地爬上去的——她当即想到需要给
它换个低一点的尿砂盆或薄纸盒。崽崽爬上去，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在自
己的地盘转个圈后再撒尿，而是又马上下来，再慢慢折回窝里去。她心
下黯然，又去厨房切下一圈早上煮的糯玉米放进去。这一天不祥的预感
笼罩于心，她中午回家发现玉米有移动的痕迹但是没怎么吃，下午出门
之前又放了一片它爱吃的生菜心。然而晚上回家看到原封不动的菜叶，
她的心就开始往下沉了。

原来，动物也是有灵性的，崽崽反常早上出来的一套例行公事的动
作，其实是在向这个一直精心照顾它的主人告别。再也听不到它在笼子
里磨牙、咀嚼食物和在夜里跑仓鼠轮健身的声音了。以后出门前下意识
看的地方，永远地空了一块。它再也享用不到这个夏天甜嫩的莲子了。

正因为如此，她把不请自来的“咕咕咕”当作冥冥之中的感应与福
报。她开始具体地操心起“咕咕咕”的衣食住行，时起父母心，也时常被
取笑。首先是投食，她把小米、大米、黄豆、绿豆等装进小碟，小心翼翼地
打开一点纱窗，放在内侧的窗台上，然而孵蛋中的斑鸠并不领情，继续一
动不动孵蛋。后来她在网上买了一大罐专用的鸽子粮（斑鸠又称“野鸽
子”），投喂后竟然有动用的痕迹。嗬，之前不吃原来是不对胃口。最让
人担心的是住，不得不说，斑鸠选的位置太刁钻也太逼仄了，就在打开的
玻璃窗和关闭的纱窗之间形成的锐角上，中间还有悬空的一段。而它们
搭在上面作为产房和育儿房的窝呢，也太敷衍简陋了，就几根树枝和几
片枯叶胡乱堆砌而成。最怕下雨降温，她上网查资料，想着可以把撮箕
倒扣在窝顶上避雨，然而无法固定；又用纸箱做了一个窝，但是太大，狭
长的外窗台根本放不下；又上网买木板拼装的鸽子房，再加两个用草编
的仿真鸟窝，里面还垫上一层柔软的茅草。然而斑鸠对人的迫近非常警
惕，不可能让人去挪动换窝。她只有把窝放在离窗台不远的空调外机
上，希冀下雨它们可以主动迁移避险。

斑鸠孵蛋要18天，雏鸟长大又要18天。她每天都盼着不要刮风下
雨。一次她无意中发现斑鸠应该是把雏鸟孵出来了，身下有动静，也不
再终日卧着，而要出去觅食——趁它离开的空当，她看清了窝里毛茸茸、
皱巴巴的两小只，又兴奋又无措。她早上晾衣服时发现斑鸠在空调外机
顶上啄食玉米粒，心下窃喜。然而晚上飘起了细雨，睡觉前雨声变大，她
忧心顿起，一晚上都没睡好。担心斑鸠被雨淋，担心雏鸟扛不住寒，忍不
住轻手轻脚打开纱窗查看，看静卧的斑鸠转动着眼珠，身上沾着几滴雨
珠，幸好窗户顶上伸出的一截台面可以遮挡小雨。她又把纸盒、撮箕都
拿到厨房，还是不知怎么遮盖，又怕惊吓到它们。踌躇再三决定把纱窗
朝房间内打开一些，既扩大空间，又想着实在不行你们就进屋来避雨吧！

那一晚都没睡好，然而还有什么比早上起来发现“咕咕咕”一家安然
无恙更让人欣慰。她后来得知，珠颈斑鸠之所以把窝搭得如此简陋，除
了临时急用，最重要的是方便排水，而且它那厚厚的羽毛不仅可以抗寒，
光滑的表层也有利于雨水的滑落。看来是她多虑了，斑鸠本身具有很强
的生存能力和抗风险意识，天要下雨，鸟要生娃，天地自然，最好的办法
就是顺之利之。除了继续为它们投食，她可以安心于自己的生活了。

一次周末在外出差，大清早娃打电话过来告知，头天一晚上都听到
厨房窗户有扑棱棱的声音，看来是小斑鸠长大、在练习飞翔了。等她出
差回来，“咕咕咕”一家已经飞走，简陋的窝也被爱人清理干净，这个它们
临时寄身、当作产房的窗台，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她感到有些怅然，仿
佛少了点什么。看到还剩下半桶鸽子粮，便像往常一样，抓了一些放在
窗台的小碟子里。没想到过了两天，她又听到了笃笃笃的啄食声，是“咕
咕咕”又回来啦。看体型应该是新长成的小斑鸠。她看到它在窗台外的
一长溜上信步踱来，迈着稳健轻巧的步伐，带着清晨的阳光和生机，一步
一步走向熟悉的角落，走向它曾经的娘家和摇篮，再欢快地享用起小碟
里的美食来。

如此默契的投喂与啄食声，一直地延续到这个美好的春天里。天高
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小碟里的粮食见底的时候越来越少，百鸟鸣唱的声
音越来越稠，它们终究要靠自己在野外生存。何况在温暖蓬勃的春天，
草籽露珠花儿虫子都可成为鸟儿们的美餐。一次上班路上，她看到一只
斑鸠悠然地在路边的麦冬草丛里觅食，便不由自主地亲切问候：你好
呀，咕咕咕。对方不惊不乍，依然闲庭信步。更多的时候，她听到“咕咕
咕”的声音在春天里此起彼伏，看到熟悉的身影在窗外短暂停留或一飞
而过，便会涌起无限的宽慰和老祖母般的会心一笑，原来鸟儿也是有记
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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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七月因工作变动我离开了武汉，当我折
返的时候已是冬季，从三伏到严寒我横跨三个季
节，错过了武汉飘扬的大雪。

江南水乡的朋友来鄂游玩，第一站就是武汉，
点名让我来招待。微信上我问他，怎么在冬天来
武汉？如果春天来，武大有满园的樱花等着你呢，
现在来怕是看不见什么了。冬天？冬天的武汉有
什么好看的呢，我想。不过是人行道上三三两两
的行人裹紧外套想要快步逃离这寒冷罢了。

武汉是我神往已久的城市，爱一个城市当然也
爱它的四季。朋友回道。看到这行文字时我微微一
愣，我爱武汉吗？我自问道。我笃定自己是爱的，就
算偶尔有些牢骚，抱怨那拥挤而漫长的2号线地铁，
以及上下班高峰期总堵得难解难分的光谷大道，但
我自问是爱武汉的——我追寻过它的浪漫，三月的
校园里有赤道以北最绚烂的樱花；七八月最炎热的
时候我常在长江边掬一捧清凉的江水以濯足——
有一年夏天我甚至远远地在江里看见了江豚；秋天，
东湖南路的梧桐落叶给我以四季分明的知觉，深秋
时分我总爱拿上我的相机出去转转。

可冬天的武汉有什么？我说不出来。
在汉口站接到朋友时是清晨，他一切从简，只

背了一个背包。在去大成路吃他心心念念的热干
面的路上，我叹道，你来得可不巧了。他笑着摆摆
手说，一个未知的城市一定是充满着新奇感的，春
夏秋冬都有个中滋味嘛。

大成路也是我阔别已久的，但其风貌却与我
刚来武汉时并无二致。这里的许多家老铺子的
早点口味如何，哪里的热干面的麻酱调得是正正
好，哪里的发糕是松软又不失筋道，我都颇有心
得。与朋友要了两碗热干面两杯豆浆，刚在店门
口马路边的红塑料凳坐下，马路上便传来嚷嚷
声，大成路本就不宽，车辆来到此处往往是难以
动弹，人们耐心耗尽时往往嗓门便大了。朋友四
处探头观望，新奇地问我，吵起来了？我笑着侧
耳听了一会儿笑着说，倒也不是吵起来，只是声
音有些大罢了。武汉人脾气比较直，常常嗓门一
大便被人误认为是在争吵。果不其然没说几句，
两位司机便钻回驾驶室，似是无事发生。

朋友拊掌笑道，有意思。
怎么个有意思法？我问。
朋友便伸手指了指熙熙攘攘的人流，每个早

餐铺都冒着腾腾的热气，又指了指头顶，说，武汉
的烟火气很有意思。

我抬头望去，天空一碧如洗，正是难得的好天
气，冬日晴朗，格外地温暖，听朋友这一点拨，阳
光落在我的身上竟使我心中凭空地涌现出一些
喜乐，冬日的太阳是像黄金一般难得，活在凡俗
里享受这熙熙攘攘的烟火气当然是一种幸福。
令我有些愧疚的是这种平淡的幸福是我以前不
曾体会到的。然而心中随之又生出一些窃喜，虽
然今天才感受到了这冬天的烟火味儿，然而这冬
季又还长，我还很能享受些冬天的日子。

大成路离黄鹤楼近，吃完早饭朋友便拉着我
要去黄鹤楼看看。跟着导航走，黄鹤楼下的小街
巷别有其韵味，见有小铺里面摆了几台麻将桌，爹
爹婆婆们正玩得不亦乐乎，我们驻足，朋友好奇地
朝里头张望，门口被“轮换下场”的爹爹笑着同我
们打招呼。

这种场景在我住的地方是很少遇到的。出门
后，朋友感叹。

怎么，你那儿的爹爹婆婆不打牌？我开玩笑道。
摩天高楼好找，烟火市井难寻。住得近了，心

却远了。朋友摇头道。
朋友所在的城市我知道，乘着互联网的东风

这些年颇有要追赶北上广的气势，其城市化程度
更是在东部地区一骑绝尘。只是城市的发展和留
住烟火气这两个命题似乎一直是相悖的。谈笑间
转过巷角，竟有一家旧书店，门口堆放着好些泛黄
的字画，有几张仔细一看竟很有些风骨。门上悬
着的牌匾上用毛笔写着“泉之旧书社”四个大字，
老板坐在门口，低眉垂目，神情淡然。

朋友问，你是爱书之人，又常来此处，这书店
你应该很熟悉了。我摇头，以前来这附近从未发
觉，这书社似乎是在冬天忽然就从地里冒出来似
的。进店之后，一股旧书的味儿扑面而来，沁人心
脾。迎面的书架就如山峰一般耸立，架上绝无一
本滥竽充数之书，从清代古籍到俄罗斯文献，我顿
觉市井之中不乏高人也，马上便想掏出手机拍照
给好友分享。朋友拉住我的衣袖，神神秘秘地指
向门口的一块纸牌，上书一行字：与其拍照，不如
阅读，把知识留在心中。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收起
手机，这句话倒有着友好可爱的姿态，可我却觉得
我心中的浮躁在这话下竟无处遁形了。

等回去了用文字记录下来，岂不更好？朋友
微笑，轻声道。

淘了几本中意的旧书出门后，朋友说：亏你常
自诩读书人，竟未发觉这芝兰之室。

虽是玩笑，却不免让我心中再次泛起疑惑。
这条路我走了也不下十次，却无一次发现这小小
的书店。不只是这书店，就连那市民过早的寻常
的大成路，到了冬季似乎也更具一番我从未体验
过的独特的烟火味儿了。我细细回想，原来每每
至此，要么是料峭春风吹酒醒之时，只想在江城中
寻几枝花，踏几处青；要么是夏日炎炎埋头赶路，
只想一头扎进空调房里“躲进小楼成一统”。武汉
其他的季节精彩的事物实在太多了，却不知到了
冬季才是它最本真的面貌——充满人情味儿的江
城武汉。近些年来网络上的武汉一直话题不断，
有时作为“网红城市”，有时作为“新一线城市”，可
只有到了冬天，这城才随着落叶褪去了它的一切
妆饰，便如那高大而萧条的梧桐树一般，你更能在
平凡中发现其可爱之处了。

在冬季，每一个走上街头、转进巷尾的人，都
在重新发现这烟火武汉。

“冬天的武汉，味道却也是其他季节没有的！”
我不禁为自己从前的迟钝而慨叹、惋惜。

“春天各处的景象全美得相似，冬天的城市间
却各不相同，这是我的心得。”朋友笑道。

谈笑间，我们来到一堵红墙前，许多游客在此
处合影留念。我们抬头望去，黄鹤楼已是近在咫
尺，其四周不乏一些高楼大厦。黄鹤楼耸立其中，
却端的有几分潇洒与寂寥在其中。

朋友拉了拉我：“去其他街头小巷走走。”
“来一趟武汉，不上黄鹤楼看看？”我好奇地问道。
“乘兴而至，兴尽而归。武汉冬日之美必有黄

鹤楼，却不必在黄鹤楼。”朋友一笑，潇洒的姿态倒
是和黄鹤楼有几分神似了。

在岁月的长河中，总有一些美好的事
物，如同璀璨星辰，镶嵌在记忆的天幕上，
熠熠生辉。于我而言，樱花便是那最独特
的存在，它串联起了我与女儿、外孙之间
跨越时空的奇妙缘分，编织出一段段温馨
而动人的故事。

犹记在古都南京的二十五年，那是一
段满溢着樱花芬芳的岁月。每至樱花盛
开的三月，南京便宛如被大自然这位画师
精心描绘，处处洋溢着浪漫与生机。我几
乎每年都会前往鸡鸣寺与玄武湖，赴一场
与樱花的春日之约。从鸡鸣寺到和平门，
那数百米由樱花铺就的大路，是我心中最
美的画卷。路旁的樱花热烈地绽放着，如
云似霞，仿佛是大地献给春天最华美的礼
赞。

那时，我家住在剑阁路，只需乘上3路
公交，穿越热闹的鼓楼，便能抵达那充满
禅意古雅的鸡鸣寺。女儿尚小，她稚嫩的
小手紧紧地牵着我，在樱花大道上欢快地
奔跑，银铃般的笑声在春风中回荡。春风
轻柔，花瓣纷纷扬扬地飘落，宛如一场梦
幻的花雨。女儿总会随身带着一个玻璃
瓶子，她蹲在地上，用小手小心翼翼地将
落下的花瓣扫成一堆，再一片一片地捡
起，轻轻地放入瓶中，仿佛在收集着世间
最珍贵的宝物。回到家后，她会将装满花
瓣的瓶子放在书桌上，细细地欣赏，那专
注的神情，至今仍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
前。那些花瓣，陪伴她度过了许多美好的
时光，直到渐渐枯成一堆花泥，却依然承
载着她童年的欢乐与纯真。

我们总是选择在傍晚时分去赏樱。
夕阳西下，天边的晚霞如同一幅绚丽的画
卷，将那簇簇樱花映照得更加灿烂夺目。
我们静静地等待着掌灯时分的到来，当路
灯亮起，柔和的灯光洒在樱花上，为它们
镀上了一层温暖的光晕。此时的樱花，宛
如娇羞的少女，带着甜美的微笑，向每一
位游客诉说着春天的故事。

时光如白驹过隙，二十五年的光阴转瞬
即逝。一场命运的安排，伴随着春天的脚
步，我移居到了武汉这座同样因樱花而闻名
的城市。武大的樱花声名远扬，仿佛是樱花
世界里的璀璨明星。走进武汉的三月，我便
迫不及待地带着全家前往武大赏花。此时，
我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成家立业，还为我
们带来了活泼可爱的小外孙隆隆。

在武大的校园里，女儿牵着小隆隆的
手，就像当年我牵着她一样，在樱花树下
嬉戏奔跑。这里的樱花与鸡鸣寺的相比，
更加繁茂盛大，宛如一片粉色的海洋。隆
隆的手里也拿着一个小花瓶，像妈妈小时
候一样，专注地收集着飘落的花瓣。他将
花瓶靠近鼻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那陶
醉的模样，让人忍俊不禁。与女儿当年不
同的是，隆隆更加聪慧伶俐，面对这如诗
如画的美景，他张口便能吟诵出古人描写
樱花的诗句：“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枝
便当游”。那清脆稚嫩的声音，在樱花树
下久久回荡，为这烂漫的春日增添了一抹
别样的韵味。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记忆与现实在我
的脑海中交织。我仿佛又看到了女儿当
年那充满童真的笑脸，而如今，小外孙正
重复着女儿曾经的举动，命运的奇妙在此
刻展现得淋漓尽致。生活的巧合，就像一
首无声的诗，虽没有华丽的辞藻，却用最
质朴的方式书写着岁月的温柔与奇妙。

命运的齿轮继续转动，生活的惊喜接
踵而至。谁能想到，女儿脱下戎装从部队
转业，竟分配到了华中农业大学。在那风
景如画的校园里，野芷湖畔悄然藏着一片
烂漫的樱花。

又是一个闲适的周末，阳光温柔地洒在
大地上，给万物披上了一层金色的薄纱。女
儿牵着小隆隆的手，漫步在樱花树下。微风
轻拂，樱花如雪般纷纷飘落，仿佛是岁月的使
者，诉说着过去与现在的故事。女儿和隆隆
像从前一样，专注地收集着花瓣，装满了一整
个瓶子。

在这烂漫春日里，隆隆除了沉醉于收
集花瓣，还展现出属于他这个时代少年的
独特活力。他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与探
索精神，摆弄起无人机熟练专注。他站在
湖畔草坪，灵活操控遥控器，眼神紧盯天
空中翱翔的无人机，与之默契相连。无人
机缓缓上升，如灵动飞鸟穿梭樱花林间，
捕捉其美。阳光洒在湖面，波光粼粼与如
云似霞的樱花相互映衬，构成绝美画卷，
被无人机一一收录。不多时，隆隆便航拍
了许多美丽照片与生动短视频，每一帧都
定格着樱花的娇艳与春日的明媚。

当夕阳西斜，天边泛起绚丽的晚霞，
隆隆才意犹未尽地结束这场空中之旅。
他牵着妈妈带着满满的收获回到家中，不
仅带回装满花瓣、盛满回忆的瓶子，还有
一组记录着野芷湖畔绝美樱花的航拍图
片和短视频。一家人围坐在客厅，看着屏
幕上母子俩在落英缤纷中嬉戏的画面，欢
声笑语回荡在房间每个角落。花瓣的淡
雅芬芳弥漫在空气中，与屏幕里的烂漫樱
花相互呼应，让全家人一同分享着樱花带
来的无尽快乐，这份快乐跨越时空，承载
着三代人的情感，在岁月中愈发醇厚 。

在这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樱花见证了
我们一家三代人的成长与变迁。它是记
忆的纽带，将过去、现在与未来紧紧相连；
它是岁月的诗篇，用芬芳与美丽书写着生
活的美好与奇妙。这份樱花缘将代代相
传，在岁月的长河中不断延续。或许未来
的某一天，隆隆也会牵着他的孩子，在樱花
树下奔跑、欢笑，让这份美好永远绽放。

春风又绿江南岸，荆楚大地经历了春如四季，多次“满三十
减二十”的变化后，总算稳定地暖下去了。田野间、溪水旁、山坡
上，蒿子便开始冒出新绿。这种被当地人唤作“棉絮蒿”的野草，
根茎里藏着整个江汉平原的春讯。

蒿草，学名艾蒿，是一种常见的野生植物，其嫩叶具有独特
的清香和丰富的营养价值。蒿草不高，叶片呈椭圆形，边缘有小
小的锯齿，上面还长着细细的茸毛。微风拂过，蒿草随风摇曳，
散发出一阵阵淡淡的清香，那是一种带着野性的、独特的味道，
清新而自然，让人闻了心旷神怡。东坡先生诗句“青蒿黄韭试春
盘”“碎点青蒿凉饼滑”中的青蒿，在我家乡是一种极为常见的野
菜。《诗经·小雅·鹿鸣》有句“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此“蒿”即“青
蒿”，三国陆玑《毛诗鸟兽虫鱼疏》、晋郭璞《尔雅注疏》有证。打工
人在“上巳节”“愚人节”“寒食节”“清明节”四节连过的一周，着实有
点难熬。我的思绪早就飘回了故乡，飘向了那弥漫着独特清香的
蒿子粑。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
舞雩，咏而归。”在这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里，男女着新制春装，相
约至郊外、河畔、山野，采摘野草、鲜花，水边嬉戏、沐浴，举行消
灾除邪的仪式，或野外宴饮行乐，亲近自然，祈求吉祥。在湖北，
这个时令适合吃一种曾亮相《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的美食——
蒿子粑。

蒿子粑不仅仅是一种食物，它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
中国古代，每逢寒食节，人们便不生火做饭，只吃冷食，蒿子粑就是
这时候比较合适的选择。蒿子粑的清香和软糯，象征着对祖先的
思念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一些地方，清明节吃蒿子粑还有驱
邪避灾的寓意。人们相信，蒿子粑的清香可以驱散邪气，带来平安
和好运。

清明节前后的清晨，露水还未散去，农妇们挎着竹篮，指尖
在田间精准地辨识可食用的嫩芽——这种“采摘时令”的古老智
慧，暗合着农耕文明对物候的敬畏。青蒿汁液染绿的指甲盖，是
湖北主妇们隐秘的勋章。选取蒿草顶端三寸嫩芽，老辈人说这
是“偷了龙王爷胡须尖上的鲜”。

采摘回来的蒿草，需要经过精心处理。蒿草淘洗时最好用
井水，自来水的漂白粉味会惊走植物的魂灵。蒿草洗净后，放入
锅中焯水，待其变软后捞出，用清水反复冲洗，去除苦涩之味。
这一过程，恰似生活中的磨砺，只有经历了重重洗礼，才能绽放
出最纯粹的美好。接着，将蒿草切碎，与糯米粉、粳米粉混合在
一起。米粉的选择也颇有讲究，糯米粉赋予蒿子粑软糯的口感，
粳米粉则增添了些许嚼劲，二者相互融合，达到了口感上的完美
平衡。再加入适量的水、糖或者盐，开始揉面。揉面是个力气
活，也是个考验耐心的过程。面团在手中翻滚、揉搓，渐渐地变
得光滑细腻，如同一块温润的碧玉。每一次的按压与折叠，都仿
佛将对生活的热爱与期待揉进了面团之中。

面团揉好后，分成一个个大小均匀的小剂子，搓圆、压扁，制
成饼状。此时的蒿子粑坯子，已经散发出淡淡的蒿草香气，让人
垂涎欲滴。蒿子粑的烹饪方式多样，常见的有蒸和煎两种。蒸制
的蒿子粑，保留了蒿草的原汁原味，口感软糯，散发着淡淡的清
香。而煎制的蒿子粑，则外皮金黄酥脆，内里软糯可口，别有一番
风味。

我从小在大家庭中长大，蒿子粑的制作往往是一次家庭团
聚的契机。在制作过程中，兄弟姐妹们分工合作，有的负责采摘
蒿草，有的负责揉面团，有的负责烹饪。这种共同参与的过程，
增进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也让传统的制作技艺得以传承。
蒿子粑也是邻里之间交流和分享的纽带。在制作蒿子粑的过程
中，邻里之间常常互相帮忙，分享经验和技巧。在蒸制好的蒿子
粑出炉时，大家会互相赠送，品尝彼此的手艺。这种互动不仅增
进了邻里之间的感情，也传承了传统的饮食文化。

这些年，随着时代的变化，蒿子粑正经历着基因突变。有在
里面加入芝麻糖的，也有在里面加腊肉豆干芹菜馅儿的，但愿不
要像五花八门的月饼一样再推出咸蛋黄流心款。一份甜美的蒿
子粑，是子孙对先人的追思和未来美好生活的希望，可惜的是现
在这种传统习俗随着村落的渐消也在慢慢淡化，多希望美丽的
乡村永远不会消失，特色的味道能够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

在这万物有灵的世界里，美好真的太多，我们需要放下浮
躁，用沉淀的心，去将日子细细地过。

烟火武汉
□谢健勇

青蒿入糯三春暖
□陈前进

三代樱花缘
□陆令寿咕咕报春来

□吴佳燕

和风三四月（国画） 沈伟 作


